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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华女粉丝的事情，

在我目力所及范围，所有媒
体都报道了。怎么报的呢？大
多先叙述事件经过，再请所
谓专家发表一下看法。事件
经过都是抄来抄去，看一份
报纸足够了；专家的看法就
多了，各行各业的专家，得出

各式各样的结论，诊断女粉
丝心理有问题，斥责追星风
气有问题，等等。

这些发言看得我胆战心
惊，佩服他们仅凭报纸上豆

腐块文章，就有开药方的自
信。倒是一个最有资格下结
论的心理医生，没下任何结
论，只说注意到一个细节：一
段女粉丝家人在一起的视频
中，父亲坐在个小马扎上，母
亲远远站在门口，家中最突
出的中心位置———床，由女

粉丝独自占据。
在这个心理医生的提示

下，我调动以往学到的心理
学常识，想到不少内容，对这
姑娘和这件事情多了不少理
解。继而想到，如果所有“专
家”都像这位医生一样，多了

解多观察多分析，先别忙着
下结论，该有多好。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女粉丝成了现
在这个样子，社会环境的嘈
杂、心理历程如何，背后的东
西太多了，真去挖一挖，恐怕
几十家报纸都能报得不重

样，可惜大家都没有那个耐

心。报社等不及，不及时整出
篇报道，记者要被扣工资；专

家等不及，不迅速下个结论，
好像显不出自己的高明；读
者等不及，就想看个热闹。

说起来，“等不及”三个

字，浓缩了女粉丝的心态、女
粉丝父亲的心态、媒体的心
态，专家的心态，它甚至是我
们大众生存现状的高度概
括。女粉丝急着要表达自己
一腔浓烈的情感，女粉丝的
父亲急着要帮助女儿圆梦，

媒体急着要表明自己的关
注，专家急着要表达自己的
结论，大众急着攫取各种新信
息……整个社会都等不及，都
匆匆忙忙，可是到底在忙些什
么？忙到最后就是一个父亲自

杀，一个姑娘变成这样？
能不能慢下来？女粉丝

慢下来，多观察自己的内心；
父亲慢下来，多观察女儿；媒

体慢下来，多观察事情的前
因后果；专家慢下来，真正起

到一个专家的作用；果真如
此，这件事也许不会发生。又

或者，即使发生了，也许不会
只是每天成千上万八卦新闻
中的一条，热闹几天即如浮
云飘过，而是真正给人带来

某些启迪，让人在剩余的人
生之路上，尽量走得稳一些。

至于一些媒体主动资助

女粉丝的行为，在我看来更
不可取。帮助人当然是好事，
但是，帮助人钻牛角尖，帮助

人自我炽盛、离正道越来越
远，这不是聪明人该干的事。

有一种人，施舍只是为了

满足自己的傲慢心。我暂且不
照此思路，往不良之处猜度媒
体资助这姑娘的用心，至少他

们也是等不及，结论下得太
快，所以迅速采取行动。最后
一个老人的投海自尽，足够说
明他们的结论下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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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不幸早秃，二十二

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脱发，二
手玫瑰乐队的一首歌里唱
“混到了北京，我混没了牵
挂。混乱了生活，我混长了头

发”，我却正好相反：也算混到
了北京，也曾混乱了生活，可
牵挂却越来越多，头发却越来
越少。一些朋友告诉我说，这
叫“早年谢顶”，简称“早谢”
———可怜我风华正茂年富力
强，就担上了这样的恶名。

曾在一本介绍古代占卜
术的书中读到，我国古代劳
动人民总结人的面相时说
“宰相无重发”，也就是说，
高级政府官员必然是正宗秃
头男。当然，这个说法恐怕没
什么根据，大家每天晚上七点

钟准时看看《新闻联播》也就
明白了。不过，姑妄听之，恍惚
间也真能觉得自己是“头发
少，见识多”，心情也就开阔
多了。可是，最近却越来越发
现脱发的弊端不容忽视，比
如，直接妨碍我走上艺术道

路、冒充艺术青年，这才叫老
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我虽写点东西，也从来
与艺术无涉，可是，谁都曾少
不更事，当艺术家的梦想还
是有过的，于是，瞧见周围的
朋友、同事动不动就留个长

发、扎个马尾，心里就立刻觉

得既有点那什么而又有些那
什么。光头艺术青年不是没

有，但是与长发的相比还是
太不成气候了。

我听过一个笑话：一个
家伙要冒充电视台导演招摇
撞骗，觉得年轻人不好骗，就
找了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
哪知道刚一开口说出导演两

字儿老奶奶就乐了：别逗了，
小伙子，你连大胡子都没有。
这个故事听得我很绝望，觉
得自己的艺术道路就因为头
发问题给彻底耽误了，没有
大胡子当不了导演，没有长
头发怕也当不成艺术青年，

于是便常在午夜梦回时仰天
长叹：人生的路哟，为什么越
走越窄？

王朔评价“80后”时有
句名言：年轻有什么了不起？
谁没年轻过啊？我的千言万
语也只能在心底默默汇成一

句抱怨：头发多有什么了不
起？头发谁没有过啊？可谁都
看得出来，这跟阿Q炫耀自
己家先前也是阔气过的一
样，根本不算数的。看看周遭
各色人等，或者听听各路新
闻，还是有很多人凭着一头

乌黑靓丽的长发就成功混进
了艺术圈，还是有人凭着张
牙舞爪的外表就能唬倒一大
片人民群众，这让我这个早
谢青年很不服气。

我就不信留了胡子就是
泰戈尔，拄根拐棍儿就是齐白

石；我就不信穿条喇叭裤立马
就是猫王，听力一丧失就变成
了贝多芬；我就不信穿长袍的
就是马三立，掉一耳朵的就是
梵高；我就不信随便找个张三
李四戳瞎了双眼，就都能当场
给您奏上一曲《二泉映月》。

我就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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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在全民卡拉

永远 OK的岁月，中国的歌
厅欣欣向荣，不少人一夜之
间都学会了“港台”。那时候
没有 KTV，想唱就唱又不想
进包间被最低消费很宰的

OK爱好者，只能在歌厅大堂
一展歌喉。那时候歌厅大堂

叫散座，我很奇怪，座都散
了，居然还有人坐？现在知道
了，这散座已经不叫了，叫卡
座，卡座也不靠谱，万一被卡
住一生，有人来救你吗？

那时候，老跟我们混的
一哥们，超喜欢模仿姜育恒，

用现在粉圈的话来说，他就
是“恒星”。那时候，歌厅的
散座就是一个公共空间，要
面对一帮不认识的卡拉 OK
狂，要听一批不爱听的歌。我
这哥们回回准唱《跟往事干
杯》，他一唱“跟往事干杯”，

我就“跟往事自卑”。有一回
终于把我唱不靠谱了，就狂
接他的下茬儿。
“经过了许多事”———

没事儿。“你是不是觉得累”

———不累。“这样的心情我曾
有过几回”———一回。“也许

是被人伤了心”———没心。
“也许是无人可了解”———
无解。“现在的你我想一定”
———不一定。“很疲惫”———
缺觉。“人生际遇就像酒”

———喝着。“有的苦有的烈”
———不怕烈。“这样的滋味”

———没味儿。“你我早晚要体
会”———没必要。“也许那伤
口还流着血”———流呗。“也
许那眼角还有泪”———有呗。
“现在的你让我陪你”———
不用。“喝一杯”———戒了。
“干杯朋友”———没朋友。

“就让那一切成流水”———
够水的。“把那往事”———啥
事儿？“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
醉”———真大了！“明日的酒
杯莫再要装着昨天的伤悲”

———别装。“请与我举起杯”
———不举。“跟往事干杯”

———不喝！
我心想，毁不了姜育恒

还毁不了你，哪那么多破往
事值得你老去干杯！

没想到，我的接下茬儿
带动了我这帮哥们一起接，
底下接下茬儿的压倒了台上

拿麦的，最后姜育恒具体唱
的啥早忘了，只记得：没事
儿，不累，一回。我们这下茬
儿接的，以后没人敢在这歌
厅再唱《跟往事干杯》了，那
一段，北京一般歌厅里也很
少冒出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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